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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的永和大桥，横跨成渝铁路
站在大桥上，我比成渝铁路高出73年
——列车从1952年驶过来
那巨大的喘息与汽笛声，余音犹在

大桥其貌不扬，与我的卑微等高等长
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相遇
正如双高铁带给这座城市的轻微震荡
淡看枯叶落，闲听风雨过
年轻的永和大桥，凭空添了几分豪气

如果是早晨，面向东方，永川
新城区方向
恰恰有一列火车开过来
感觉那列车，满载的就是一车的曙光
如果下午，接近傍晚
面向西边，四川内江方向
一列火车就会身披晚霞，回到我们
的生活中来

这时的永和大桥，总是红光满面
往返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空间
我常常想
生活中还有什么是我们搬不动的呢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

大多数重庆人都吃过发糕，但知道
“提丝发糕”的人却不是很多，提丝发糕
在发糕家族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

提丝发糕之所以独特，在于它的“三
奇”。首先，用料奇，打破常规。常见的
发糕多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原料，如：伦
教糕、黄糖糕、白蜂糕、梆梆糕、冻糕、猪
油泡粑、熨斗糕，质地松泡是它们的共
性。而提丝发糕是用小麦面粉作为主
料，这一独特的用料选择，为提丝发糕增
加了其他发糕没有的柔润香甜风味与口
感；其次，形状奇，令人大开眼界。绝大
多数发糕是以块状形态呈现，或方块、或
条块、或菱形块，提丝发糕却呈现出丝
状。丝丝缕缕的形态，不仅在视觉上给
人带来新鲜感，也让食用方式变得与众
不同；第三，烹法奇，炒糕是亮点。一般
发糕经过发酵和蒸制（或烙制）两道工序
便大功告成。可提丝发糕却不满足于
此，发酵、蒸制后，仅仅是半成品，它还需
经过炒糕这一关键工序，才能真正成为
一道美味的成品。

提丝发糕由江北李姓乡厨创制于清
末年间，原为配宴席的甜点。20世纪50
年代后期，江北区饮食公司为活跃市场，
把提丝发糕作为大众化小吃在一些餐馆
对外销售，受到食客的追捧。当年有两
家餐馆的提丝发糕非常有名，一是渝中
区和平路的“小美食”，一是江北区江北
正街的“四新甜食店”。

现年76岁的原渝中区总工会主席马
庆回忆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位于江
北正街的‘四新甜食店’，每天下午三四
点钟开卖（提丝发糕），二两粮票一角八
分钱一份，盘子装，大约相当于一碗二两
凉面分量，用筷子拈起吃，蓬蓬松松的，
味道非常好，虽然价格偏高（注：当时小
面售价为二两粮票八分钱一碗），但店内
总是人头攒动，炒糕经常供不应求，我曾
经慕名光顾过几次，留下的印象相当深
刻，制作师傅姓张。”

马庆所说的张师傅名叫张明森，1956
年开始制作提丝发糕，其技术堪称炉火纯
青。首先，在面粉中放入饴糖和水，加酵
面揉匀，静待其充分发酵，让面粉在酵母
的作用下逐渐膨胀，产生独特的发酵香
气；接着，加入苏打粉、白糖、猪油揉匀，压
平，用擀面杖擀成薄片，对叠成长方形，切
成长10厘米，粗0.5厘米的面丝；随后，把
面丝平铺，五根一组牵伸，放在笼中用
旺火蒸熟，取出用手轻轻拍几下，趁
热提起抖散，这一提一抖，即成糕

丝（注：提丝发糕的名字大概就是这样来
的），但这还远远不够，提丝发糕真正的精
髓是“炒糕”。把糕丝放入200℃左右的
油锅中快速炒制，猪油在高温下迅速浸入
糕丝，待合适时机立即熄火，加入白糖、蜜
桂花，用竹筷轻轻和匀，最后装入盘中，撒
上芝麻和切碎的蜜饯，整个过程行云流
水。至此，一道质地绵糯、口感柔润、香甜
四溢的提丝发糕便制作完成。

张明森师傅的女儿张荣女士，在父
亲的口传心授下掌握了提丝发糕技艺精
髓，她说：“制作提丝发糕技术要求相当
高，每一个动作都需恰到好处的力道与
技巧，稍有偏差，便会影响最终的形态与
口感。”

“小美食”是一家综合性餐馆，
既承包筵席也供应零餐、小吃。
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提丝
发糕，来店吃提丝发糕的顾客
有百分之五六十是老年人，
吃味道，吃情怀是他们共同
的目的。据原“小美食”经
理晏正华介绍：“有个老大
爷以前住在七星岗，每星
期要来两次，每次都是一
份发糕就着一罐鸡汤，慢
慢品味，后来旧城改造他
搬到沙坪坝去住了，仍每
月雷打不动地要来两次，老
人说，这细腻香甜的滋味吃
惯了，几天不吃就想得慌。”
当年，这样的回头客还真不
少，他们乘坐公交车或打出租
车来“小美食”，专为品尝提丝
发糕，就餐完毕，还不忘买两份
打包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提丝发糕极具特色，深受老

幼喜爱。在快节奏的现代社
会，提丝发糕复杂的制作工艺
和高企的制作成本让经营者
望而却步，会制作提丝发糕的
厨师如凤毛麟角，随着“四新
甜食店”和“小美食”先后拆
店，提丝发糕也就逐渐淡出大
众视线，仅在一些高端宴席中
偶尔露一露“真容”。

（作者系重庆市烹饪协
会顾问）

提丝发糕，你吃过吗？
□陈小林

在小镇的老
街，时光似乎放慢
了脚步，一家茶馆
静静伫立在街角，
宛如一位缄默的长

者，见证着岁月的流转。
茶馆的门脸不算大，但径深

较长，摆有十多张桌凳，门口悬挂着两盏红
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给茶馆的场景增
添了几分烟火气。

茶馆旁边有一条两米多宽的巷道，虽
属公区，老板娘还是把它利用起来，将凳子
整齐地摆放着。这家茶馆名曰“招牌茶”。
不招集打牌之人，纯接待喝茶之人。我每
天都要去喝茶。

茶馆老板娘53岁，身材有些矮小，但动
作敏捷。她虽不算漂亮，却很有女人味，五
官端正，身材匀称。老板娘属于耐看的美，
我在心里称其为“茶馆西施”。她身着一件
咖啡色短袖，露出纤细的手腕，头发整齐地
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落在脸颊旁，更衬得
她面容温婉。她的眼睛明亮而有神，嘴角
总是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让人觉得格外
亲切。她为人厚道直爽，服务热情周到。

我很有时间观念，早上8时准时到茶
馆，此时，茶馆屋里、街沿、巷道都坐了很多
人。这些喝茶之人大多是占地户老者和退
休人员，他们享受国家优待政策，乐得一身
悠闲，来茶馆聊天，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
其乐融融。当老板娘看到我时，立马招呼
道：“王哥，快点来坐，我去给你泡茶。”老板
娘的声音清脆悦耳，如同山间的清泉。我
正要掏钱递给老板娘，老板娘看到又有人
来了，赶紧又去招呼道：“大哥，快来坐，我去
给你泡茶。”刹那间，老板娘如同一只小白
兔，一溜烟跑进屋里。当那一杯热气腾腾
的茶送到你眼前时，只觉那清幽的茶香扑
鼻而来，使你顿感神清气爽。稍刻，我再抿
上一口，更觉茶水醇厚甘甜，一股暖流顺着
喉咙流淌到心底，我不禁感叹：“哇，真是好
茶！”老板娘微微一笑，眼中闪过一丝自豪：

“这茶是我从家乡山上采摘的，家乡有一片
茶园，每年只采一季，制作工艺很是讲究
的。”

因为我是这家茶馆的常客，跟老板娘
就熟络起来，我发现她不仅懂茶，更是一个
有故事的人。她原生长在一个茶乡，从小
跟着家人在茶园里劳作，对茶叶有着深厚
的感情。后来，为了追寻心中的梦想，才来
到这个小镇，开了这家茶馆，将家乡的茶香
带到这里。“刚开始，还真不易。”她回忆起往

事，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感慨，“资金紧
张，客源也不稳定，但我一直坚

持着，因为我相信，只要用心做好每一杯茶，
总会有人欣赏和喜欢的。”这些年，她靠着自
己的努力和对茶的热爱，让这家茶馆渐渐
有了名气。所以，让很多老顾客天天都要
来此喝茶。此外，老板娘稍有空隙便给在
座的客人掺水（很多茶馆都是自己掺水），掺
到我时，她才有时间收下我递给她的2元
钱。“谢谢！”老板娘始终面带笑容，声音带着
比蜜还甜的柔美音调。另外，老板娘掺水
的间隔时间仅几分钟，你才喝上两口，老板
娘又掺水来了。老板娘说：“茶要喝热茶，凉
了不好喝。”的确，大家都有同感。老板娘吃
早饭的时间也很匆忙，一只手拿油条啃着，
另一只手拿茶壶掺水，眼睛还望着来客，又
赶忙招呼客人：“叔叔、大哥，稍等一下，我马
上给你们泡茶。”只见老板娘一步并着两步，
在这个空间里不间断穿梭，活像一个赛跑
运动员。

上午9时，是茶馆喝茶的最高峰，茶馆
屋里、街沿、巷道都坐满了人。一时间，热
气腾腾的茶雾弥漫整个空间，茶香浓郁，香
飘四溢，给喝茶者提神醒脑。只见大家一
个个精神焕发，有说有笑。老板娘在掺水
过程中，时不时地也同大家说说笑笑，很是
平易近人。可就在此时，突然有一老者坐
着就往前栽了下去，脸色有些发白。老板
娘见状急忙去搀扶：“大叔，您怎么了？”大
叔有些模糊不清地道：“不知怎么了，今早
晨出来我就觉得脑壳昏沉沉的，我还吃了
降压药的。”大家看到这情景，都说不会是
脑出血，因为他还有意识，还能说话，可能
是发急痧。只见老板娘不再说话，迅速跑
进屋里端出一碗水，立马在老者颈部用手
揪起痧来，动作很是娴熟。几分钟后，只见
老者脸上泛起了红润。老者一下站起身来
道：“嗯，我头不晕了，好了，谢谢你，老板
娘！”老板娘道：“大叔，不用谢，原来我在农
村就会揪痧，小事一桩。”老板娘此举，引来
大家纷纷赞赏。

此事刚完，又见一位年轻小伙子来到
茶馆，照理说来茶馆都是老年人，年轻人一
般是不会来的。但见这位年轻人满脸愁
容，脸色也不好，但老板娘依然对年轻人甜
蜜一笑：“小伙子要喝茶吗？我去给你泡一
杯。”年轻人漫不经心道：“来一杯吧！”不一
会，老板娘端出一杯茶送到年轻人落座之
地。这一次，老板娘也坐在他身边，静静地
听他倾诉。原来，小伙子在工作上遇到了
挫折，感到十分迷茫。老板娘听完后，微笑
着说：“小伙子，人生就好比这杯茶，有苦也
有甜，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就
像泡茶一样，只有经过热水的冲泡，茶叶才
能散发出最浓郁的香气。”小伙子听了，若
有所思，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了希望：“谢
谢您！老板娘，我明白了。”

茶馆里的时光总是慢悠悠的，老板娘就
像一个温暖的光源，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她
用一杯杯香茗，温暖了往来茶客的胃，也慰
藉了他们的心灵。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
她的茶馆宛如一片宁静的港湾，让人能够停
下匆忙的脚步，享受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会员）

茶馆老板娘
□王子才

能懂的诗

永和大桥上看火车从脚下驶过
□龙远信


